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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早晨上班，在报上首
先看到一则停电通知 。巧 的是 ，
自己 家里正属停 电范 围 。

一整 天 ，丈 夫 都 恍 恍 惚
惚。因 为他被停 电停怕 了 。去年
夏天 ，遇 到线路改造，三天两头
就停 电 ，不但 因 电压不稳烧坏
家里 的 冰箱，而且丢失 了 电脑
中的若干文件 。炎热夏夜，在床
上辗转难眠，翻来 复去 “烙饼
子”的滋味 ，至今仍心有余悸 。

下班 回来，离传达室老远 ，
丈夫 就 带 着 侥 幸 心
理喊：“李叔，白 天
停了 电 吧 ？”“没
哩。”有些失 望地进
屋，妻 子 果 然 照 吩
咐做 好饭 菜 。吃 过
晚饭，丈 夫 习 惯性
拿根牙签，又搁下 ：
“ 赶快洗澡。”开好
水又对妻子说：“你
先洗 ，我 摸 黑 都
行。”

先后 洗 完 ，两
人收 拾 妥 当 。丈 夫
提议：“只 剩半截蜡
烛，不得够，出 去买
点。”

黄昏 ，散 步 的
人真 不 少 。碰 上认
识的 ，个 别 甚 至 叫
不出 名 字 ，丈 夫 都
要一扬蜡烛 ，关切地提醒：“要
停电哟！”

回来仍是灯火通 明 。妻子
欲把蜡烛放柜子里，丈夫立 即
批评：“你 咋不动脑筋，隔会儿
黑灯瞎火 ，啷个找嘛？”依言把
蜡烛和一包火柴搁在顺手的茶
几上 ，才八点钟 ，妻子惦着赚人
眼泪 的 连续剧 ，就起身开 电视 ，
刚插 电 源 ，丈夫 阻拦 了：“别看
电视咯，马上要停 电 ，我连空

调、电 脑都不开 ，就是怕 遭影 响
呢。”妻子几百 个不情愿 ，只得
在一边 看 晚报 。

叮铃铃，响起清脆 的 电话
铃声 。曾 多 次盛情邀请均被推
辞的 科 头 说 晚 上 没 事 想 来 窜
门。丈夫受宠若惊，连声欢迎欢
迎，突然一怕 脑勺：“您大驾 光
临，寒舍定会蓬荜生辉，可糟糕
的是，今晚我们这里要停电 ，改
天，我去接您……”只 听得那头
淡淡一声算 了 嘛 。丈夫 挂 了 电

话，若有所失 。
热。妻 子 欲 开

电扇 ，丈 夫不 耐烦
地说：“隔会儿要遭
烧！”实在烦 闷，妻
子只 得从旮 旯头 翻
出两把老 蒲 扇 ，两
人一 左 一 右 扇 起
来。连报 纸 中 缝都
看遍 了 ，电 还 没
停。妻子想抱怨 ，可
是看着 丈 夫煞 有 其
事正 襟 危 坐 的 样
子，忍 了 。

后来 ，丈 夫 却
不知咋的长吁短叹 ，
一会儿站在窗前，一
会儿去 阳 台 张望 。又
捱一阵，妻子终于没
了精 神 ，喊 睡 。丈 夫
打着 呵欠：“我再等

会儿 ，停了 电 ，就睡。”妻子无奈 ，
嘀咕着进 了 卧室 。

深夜 11点钟 ，丈夫有些熬
不住 了 。折腾一 晚 ，该死 的 电还
没停，更严重 的 是竟把领导得
罪了 。睡 眼惺忪盯着 白 花花的
灯炮 ，终于忍不住打 114，查供
电局 的 电话 。几经周 折，总算打
通了 ，丈夫对着话筒就吼：“嘿 ，
格老子的，你们 到底哪 阵子才
停电 哟？！”

表而难发
随笔 文/赵 紫 薇

“ 发表 ”在词典里有两解 ：一是 向 人们表达
什么 ，一是在刊物上登载什么 。

表达什么算是发表 ，那么 每个人都发表过
作品 。婴儿落地，“哇——”的一声，就是 向 人们
发表 了 一篇鲜 活生命诞生 了 的伟大诗篇 。

表达什么 ，只 要有 作者 和 听 众就行 了 ，生
活中 随时 随地都可发生 ，容易 ！

甚至作 者 还专横 霸道 ：像婴儿 出 生 ，皇帝
老子来 了也挡不住他哇 哇 的哭声；像有些领导
作的 “官 、大 、套 、空 ”的 报告 ，千军万 马也得俯
首听命 。

也有 听众 刁 蛮无理 ，婴 儿落地不 吱声 ，医
生们 准会提起两腿掴 上 两 巴 掌，“哇 ”的一声 ，
才皆大欢喜 。像听报告 的 ，秘书熬更受夜写 ，领
导苦 口 婆心讲，台 下竟愣是些织 毛衣 、看报纸 、
谝闲 、打盹 的 。

所以 ，我 觉 得 只 有 在 刊 物上发表作 品 ，那
个“发表 ”说 出 的话才正式 ，才文化 。它是通过
媒体 向 人们 表 达 。其 间 多 了 个 重 要人 物 和 环
节：编辑 、把关 。就象产 品 通过检验一样 ，他不
让你说 ，那你 的话就烂到 肚子里沤粪 吧 。读者
也随意 ，楞你天花乱缀地写，只要不 翻书 ，你也
打搅不 了 他 。所 以 ，那儿的光景是写者愿写 ，看
者愿看，心领神会，属 高级的思想交流方式 。可
是，太难 ！

对于大手笔 、大作家来说 ，发表文章，那像
打嗝 一样 随意 ，因 为他们 满腹经纶 。可 我 才疏
学浅 ，想 发表文章 只 能 呕 心 沥血 了 。有人起名

“ 文化 民工”，形象得很 。
我的 第 一 篇 作 品 是 向 不 满 周 岁 的 儿子发

表的 。我 手舞 足蹈 地 朗读完 我 的 文稿 ，儿子 听
完，咿咿呀呀一 通乱 叫 ，虽 然 我 听 不懂他对我
的评价 ，但咯 咯 的 笑声 足 已 支付 了 这篇稿 费 。
第二篇我觉得还成 ，便给先生点 上烟 、递上茶 ，
照本宣科地念 了 一气 ，他倒是给 了 我很大 的鼓
励：“还算是一篇狗屁文章。”

再后 来 便 呼 朋 唤 友 ，让他 们 把 我 胡 吹 一
通。在相互 吹 捧得飘飘然 的 时候 ，竟不 知 天 高

地厚地组织起 了 文学社 。伙计们 为社名 争得面
红耳 赤 ，最 后 定 为 “红 杏 文 学 社 ”、办 起 刊 物
《 觅》。赤裸裸道 出 了 这伙人 的 狼子野心 ：想 觅
得一条通往文学殿堂的路，还想有朝一 日 红杏
探墙走 出 大世界 。不可否认 ，理想是 团粘合剂 ，
这伙人 自 己 出 钱 ，买 了 纸 张 、刻 字 钢版 、蜡 纸 、
笔，各 自 开始改稿 、刻蜡纸 、画插 图 ，挑灯夜战 。

让我们 欣慰 的 是 刊 物 有 不 少读者，《安康
日报 》还转载 了 我们 刊物 的作 品 。有一 次 ，我去
西安 医学 院看病，在一个病房竟然看到 了 我们
的油 印 册 。一 打听 ，原来 是一个石 泉 的 住 院病

人带去 的 ，所 以 就在病房 中 传 阅 了 。那 一 次看
病没吃几次 药就好 了 。我 想 ，那 剂 神 丹妙药就
是我们那本油 印 的 《觅》。

一年半 功 夫 ，我 们 的 文 学社偃旗 息鼓 ，一
是我们支付不起越来越 多 的经费 ，但主要是这
伙人 的那 个 “理想 ”被那些认识 和 不认识 的 编
辑们在不经意 间 给 活 活地扼杀 了 。市场经济趁
机将我 的人马 收购一空 。

我将手 稿 都 给 烧 了 ，就 算 纪 念 那 些 落地
“ 红 杏 ”们 逝去 的 或理想 、或野心 。但是 我 还是

想写，不是理想和野心，只是想写 。
这时 ，我 的一位老师给我讲了 一个故事 ：
有一位青年想发表文章 ，结果退稿和草纸

在屋子里堆得像小 山 一样 。一 天 ，他告诉母亲 ，
他的文章全部发表 了 ，一共 35公斤 。于是买 了
酒肉 和母亲一块来 庆 贺 。原来有 个识文断字的
收废 品 老头 ，见他卖 的全是手稿，就说 ：收别人
的废纸伍分钱一 斤 ，你这 是文 章 ，我 就两 毛钱
一斤 收下吧 。

于是 ，母子 为第一 笔稿 费 干 了 一杯 。后来 ，
青年正式发表 的第一篇作 品 就是这 个故事 。

老师说 ：编 辑也 有 可 爱 的 时 候 ，在 你 累 得
快断气时，给你输上氧气 ，很会掌握火候 ，所 以
你一定要坚持 。

这个 故 事 让 我 想 了 很 久 ，十 几 年 我 才 悟
到：其实并非那青年 的 写作水平有 了什么 大的
飞跃，而是他锲而不舍 的奋斗过程就是发表的
最美 、最动人 的篇章 。于是 ，我才读懂 了 编辑 。

编辑手里锦 绣文章千千万，可还是瞪大双
眼、多半还 是 四 眼 ！永远 地不停地 找 ，找什 么 ？
在找 每 篇 文 章 的 魂灵 ，在 找 鲜 活 的 生 命，在找
一个跋涉者摸爬滚 打 的足迹 ，在找字里字外 的
真、善 、美 。编 辑 的 心 总 比天 高 ，编 辑 的 眼光永
远比你 手 高 。我 终 于知 道 ，写作 的 功 夫并不全
在文章里 ，重要 的在文章之外 ：怎样学做人 。

确实 ，编辑经常显得无情 ，他轻轻一挥手 ，
你的辛苦酝酿就会胎死腹 中 。但是编辑最可敬
的时候也就是把关 的 时候，好编辑懂得去伪存
真、去粗取精 ，为 他人做嫁衣 裳 ，让你很美 。试
想，如 果什 么 文章都 刊 登 ，岂不 是让你在 众人
面前丢人现眼 吗 ？

可编 辑 也有 可怜 的 时候 ，什 么 样 的 稿 子 、
乐不乐 意看，他都得看 。不看，你怎 么 知 道你写
的是狗屁文章 ？

想想 这 些 ，又 好 不 得 意 。编 辑是 我 的第 一
位读者 ！有 文 化 、有水平 、有 层 次 、有 鉴 赏 能力
的读者 ！还有什 么 可抱怨 的 呢 ？不就是想写 吗 ？
那么 ，自 发 出 稿子之 日 起 ，就算是发表吧 。

出于 同情 ，我把文稿写得很工整 。

大漠 游　　李 金 堂 　摄

阳台上
散文 文/杨旭辉

楼对面的 阳 台 上 ，时时有一对老人 。
老人都有七 十 多岁 的样子 。
老人的 窗 户 大多 时候都在开着 ，让我几乎能

看清 阳 台 的全部 。在错落摆放 的几盆 吊 脚兰美人
蕉万 年青 之间 ，是两 张 可 以 斜倚 的 竹椅，竹椅 中
间一 只 茶几上放着一把茶壶两 只 茶杯 。

每天八点 以后别人上班走 了 ，两位老人便先
后坐在竹椅上 ，男 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把二胡 ，每
天咿 咿 呀 呀 地 拉 起 来 ，
女人则拆 了 织织 了 拆 的
在毛线 中 穿来 穿 去，有
时一 只 猫会懒懒地躺 在
茶几的上面 。

拉二胡 的 老人属 于
很有 风度 的 一 种，他 曲
子拉得极好，连我这 对
音乐 一窍 不 通 的人都能 听 出 那 或激 昂 或感伤 的
旋律来 ，从老人 的气质 中 可 以 看 出 他退休前一定
是一位 曾倾倒无数观众 的演奏大家 ，而他 的妻子
却象家庭妇女一样，除 了 偶尔给丈夫 的茶杯里续
杯茶 以 外，即使 曲 子拉得再好，她也不 肯停顿一
下手 中 绕来绕去 的毛线 。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阳 台 上 的二胡
声始终伴随着我 的写作 和女人绕不完 的 毛线 。

然而有一天 ，我竟然没有 听到那熟悉 的 二胡
声，透过遮掩的 窗 子我看到屋子里似乎没有人 ，
联想 到 昨夜 听 到 救护 车 的 声音 ，我 隐 隐约 约感
到，可能是哪位老人有 了病 。

以后 的 日 子，我 时 常使劲 的 观察对 面 的 窗
子，希望窗子能大开一下 ，然而窗 户 却 始终没有

打开，我 也没来 由 地惆
怅了起来 。

一晃 过 了 一 个 月 ，
那天 上 午 正 在 屋 里 睡懒
觉，忽 然传来那 熟悉 的
二胡 声 ，我顾不上 穿衣
服，急 急 的推 开 书 房 的
窗户 ，是 的，声音 是从对

面阳 台 上来 的 。
对面 阳 台 的 窗户 果然 打开 了 ，几盆花草虽有

些发黄但依然顽强 的开放着 ，竹椅懒猫打着 毛线
的老人和茶几上摆放的茶壶茶杯都在，所缺少 的
只是那拉二胡 的老人 。

然而 ，二胡 的声音依然不停地流淌 着 。

可爱的乞丐
散文 文/周瑄 璞

那天 中 午 ，我在一个饭馆外要 了 一份
土豆丝 和 四个煎饼 ，坐在树荫下吃 。

旁边一个桌上 的人结账走 了 ，一个老
人走过去 围着桌子看 ，他看上 了 用塑料袋
套着 的 半碗小米稀饭及半个煎饼 。走过
来收拾桌子 的服务员 说都拿去吧 ，并给他
一双 客人用 过 的筷子 。老人几乎
是转身之间便吃完 了 。服务员 说 ，
还有这些 ，土豆丝 ，肉 ，都给你
吧。老人不屑 地说 ，我 咬不动那
些，不要不要 。他站着还没走 。服
务员 来 收拾完盘子碗要走 时 ，他
忙说 ，给你 的筷子 。不要 了 ，那是
一次性筷子。服务员 看都没有看他 ，端着
一堆盘子碗走 了 。

这么好的筷子不要 了 ，老人万分不解
地低头 嘟 囔着 从我 身边 走 过 。我 拿起一
个煎饼给他 。他笑着说谢 ，走 到一边 又很
快吃完 了 。便 站 在路边 看来来 往往 的 行
人。

我料定他一定
到城市不 久 ，他 的
脸膛是 乡 间 的 太 阳
晒得紫红 的 那种健
康，他说一 口 我家
乡的话 ，穿 的 衣服

是家织 的粗 白 布 ，家乡 人 叫 做布衫 。整个
人显得并不脏 。他这么 大年纪为什么要讨
饭？这让我对他产生好奇 。

付账时我发现包里有一小袋麦 片 ，我
路过他身边时给 了他 ，他喜爱地拿在手里
看。我 问 他 ，你这么 大年纪为什么要 出 门 ？
你有儿女吗 ？老人咧 嘴开心地一笑 ，露 出

缺了几颗的牙 。有儿女 ，他们都对我很好 ，
我老伴死 了 ，在家没意思 ，想 出 来看看 ，找
个活干 ，找 了几家 ，他们都嫌我老 ，不要
我，我转转 ，看看 ，见见世面就 回 家 。他的
脸上带着少年般浪漫憧憬 的表情 。我迟疑
一下说 出 我 的 担心 ，像你这样 一个人在
外，千万不能生病的 ，要注意身体 。他更开
心地笑 ，连声说谢 ，神秘地拍拍 口 袋 ，我有
钱，有 回 家的钱 ，见够 了 世面就 回 家 。我 向
他摆手再见 。他也学我 的样子摆手 ，再见
再见 。

我不知这个老人能不能算做乞丐 ，如
果算 ，他便是我见过的最可爱 的气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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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 日 历，才知道再过三天就是清 明 节 了 ，我 的
心开始变得激动起来 。这一夜，梦 回 故 乡 ，奔赴那条幽
长曲 折 的 乡 间 小道，去祭奠我 的奶奶 的亡灵 。

奶奶死时，我三岁 。她在我 的记忆里 留 下一 片模
糊的 印迹 ，剪不断理还乱 。我记得奶奶喜欢男 孩子 ，对
大伯 二伯 的 几个 女 儿及我 的 两个姐姐表 现 出 莫大地
鄙视，理也不理，光骂 。但 当 她看见我颤颤地走来，那
笑容就会在那张封冻 的脸上绽放 。奶奶怕 热，夏秋时
的傍晚 ，她总喜欢在老屋 的 院子里铺一 张席子，睡在
上头 ，枕一块砖，一边 喃喃 自 语什么 “儿孙 自 有儿孙
福，何必给儿孙 当 马 牛 ”之类 的 老话，一边给睡在她身
旁的我摇着芭蕉扇 。但后来奶奶瘫 了 ，不能再睡在 院
子的席上给我讲天神 的故事 了 。

大伯 二 伯 姑姑 和 父 亲 在奶奶最后 的 日 子 给 她 买
了许多好吃 的 。奶奶拉住儿女们 的手，依依不舍时 ，她
从窑窝里摸 出 一块蛋糕，自 己 咬一 口 ，然后将剩下 的
大块递到爬在炕沿正流着 口 水 的我 的嘴边：“我娃吃 ，
吃大了 可不敢把婆忘 了。”我一边 吃着奶奶 的蛋糕 ，一

边点头 ，奶奶便开心地笑 。
奶奶是在那年秋末死 的 。死时我 正好在外公

家，当 父亲把我带 回 来。奶奶 已 经放进 了 棺木，身
形如生前一样 因瘫痪而弯 曲 ，一脸安祥 ，任 泪水朝
她倾泻，鲜花 向 她抛洒，奶奶 已 不再有任何表情 。
我被人强按到奶奶 的灵前，毫无伤痛地磕一个头 ，
算是与奶奶最后 的道别 。

多年 以后 当 我懂事 。听母亲说奶奶临终时 ，姑
姑问她还有什么话要交待，奶奶只说：“我想我望
娃。”每想起奶奶这句话，我 的 泪 就莫名 地滑落 。逢
着清 明 ，我跟在父亲身后 ，带上烧纸香蜡，到奶奶
的坟头上去，恭恭敬敬地烧 了 ，极 为庄重地 向 奶奶
跪拜 。我轻轻地喊一声：“奶奶。”泪就涌 了 出 来 。
父亲扶起我说：“给你婆添两锨土，多烧几张钱，你
婆苦 了 一辈子。”我就忍住泪仔细地将奶奶 的坟头
修补一番 。料定奶奶 当 会感知 的 。奶奶苦 了 一辈
子，但愿她在天之灵 ，从井底摇上来 的都是一斗 斗
甘露 ，永无人 间驿路上久饮 的 酸辣苦涩 。

质量——企业生存的命脉
——礼泉联谊水泥厂创建名 牌纪实

礼泉 联 谊 水 泥 厂 ，一 个 年 产
10万吨 425#R型普通硅酸盐水泥
的水 泥 企业 ，占 地 6万平方米 ，固
定资 产 2600万元 ，现在 已 经成为
礼泉县的一个现代化支柱产业 。

15年 前 ，联谊 水 泥厂 由 面临
倒闭 的赵镇棉绒厂转产改建而成 ，
最初 只 有一个 年 产 1万吨的 蛋窑
生产线 ，经过厂领导大刀 阔 斧 ，十
几年三次规模性的投资扩建 ，已经
形成现在的 10万吨水泥生产线 。

水泥 ，作为必不可少的建筑材
料之一 ，它的质量关系着建筑工程
的优劣 ，关 系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国 家对它 的性能 、质量的要求
是严格的 。联谊水泥厂在实施名牌
战略 中 ，要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
格把关 ，严禁不合格原材料入厂 ，
严禁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出厂产
品都要经过严格检验 。为了达到国

家标准要求 ，不断在改进水泥生产
线，提高 产品 质量上下功夫 ，先后
筹资购进上海先进设备 ，进行微机
控制 、电子称计量 、自 动化配料 ，建
立了严格的生产质量体系 。

功夫不负有心人 ，联谊水泥厂
的“联 谊牌 ”水 泥 ，以 其 优 良 的 性
能，稳定 的 质量 ，经过省市等上级
单位的取样抽查大评比 ，多次被评
为“省市优质产品”，迎得了用 户 的
信赖与支持 ，更被列为西宝高速公
路的专用 产品 ，联谊水泥厂的厂长
杨振发个人连续几年被评为 “省市
优秀 企业家”、“市级模范 党 员 ”、
“ 重合同 、守信用 、先进个人”。

远见卓识的厂领导班子 ，在抓
质量 、抓产量 ，使得 “联谊 ”牌水泥
以它可靠的质量和卓越的性能 ，赢
得用 户的赞誉 ，给企业创造可观的
经济效益和 良好的社会效益 的 同

时，更加大了对 目 前提 出的环境保
护的重视力度 。为了环保设施的达
标，厂准备投 资 464万元 ，对粉尘
的污 染排放设施进行改造 ，力 争
2000年达到国家标准 。

企业的发展是艰难的 ，面对竞
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的挑战 ，国家对
水泥企业愈来愈严格的要求 ，联谊
水泥厂的 领导对企业发展 的 内 部
机制改革又有 了 新的 目 标和明确
的思路 ，他们积极推行现代化企业
管理制度 ，实行全 员合同制和干部
聘任制 ，青工和重要岗位职工的技
术培训制 。以质论产 ，以产计酬 ，并
对下届 的领导层提前做 出 了技术
培训工作的 安排 ，独到的眼 光 ，解
放的思想 ，使联谊厂的发展蒸蒸 日
上。

经过 15年 的 不懈努 力 ，联谊
水泥厂现如今 已 经发展成为拥有

三厂一所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咸
阳市历年来的利税大户 。省技术监
督局 质量大评 比 中 荣获 “优胜 单
位”称号 。

面对成功与荣誉 ，联谊厂的决
策者们从来 不敢懈 怠 ，放松对 自
己、对企业强化管理 ，他们要让联
谊水泥厂达到国家标准水泥企业 ，
让“联谊牌 ”水泥成为西北 五省的
名牌产品 。

这种雄心不老 ，壮志未酬的胆
识和魄力 ，令人慨叹 。的确 ，成功是
属于不断进取与开拓者的 。

联谊水泥厂始终坚持 “科技进
步，信誉求存”，“联谊牌 ”水泥愿为
国家的优质工程喝彩加油 。

（ 吕新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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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起明珠映新城
——铜 川 新 区 电 力 局 创 业 纪 实

上篇
白手起家 ，艰苦奋斗 ，新组建的新区电力局 ，为铜

川新区建设锦上添花 。
当历史的巨轮驶入新世纪 ，西部大开发的号

角响彻长空 ，也为昔 日 煤都铜川带来了再次腾飞
的曙光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铜川新区以骄美
的姿态屹立于渭北高原。

新区建设 ，电力先行 。为了适应新区建设发
展和电力供应的需求 ，经过铜川供电局的总体布
署，成立了 以谭勇同志为局长的新区 电力局，98
年5月 13日 正式挂牌办公。当时 ，全局仅有职工
5 人 ，承担了新区 电 力规划和实施 、用 电审批及
电力资金筹措等工作 ，为新区的电力发展开始了
新的创业 。没有办公地址 ，他们借了桃曲变 电站
几间房子办公 ，没有人员 ，他们从局长到职工都
是身兼数职。人常说 ，万事开头难 。他们在没有资

料，没有现成的
规划图来借鉴 ，
没有相应 的 设
备和措施 ，硬是
在这诺大 的新
区徒 步进行勘
察，根据新区规
划进 行 电 力 供

电网络规划设计 ，为了使电力适应新区建设飞速
发展的形势 ，促进城市化建设 ，满足用户需求 ，使
新区电力局能够健全组织进行运作 ，铜川供电局
又调配了 22名职工充实到新区电力局 。但是 ，调
来的职工部分人员对配网工作不熟悉 ，为了使全
体职工尽快适应新区 电力局的工作环境和工作
业务 ，电力局对职工进行技术理论培训和现场操
作的实际工作培训 ，提高了职工的业务技能 。石
棉瓦房这样简陋的工作环境 ，给新区电力局的生
产、经营工作带来诸多困难。面对困难大 ，工作头
绪繁杂 ，工程任务重的局面 ，局领导班子并没有
退缩 ，而是迎难而上 ，他们首先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 ，使所有职工明确 自 己的职责和工作范
围。结合新区局工作生产实际 ，教育职工适应工
作和环境要求 ，树立“团结 、创新 、争先 、实干”的
企业精神 。调动发挥了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关心职工生活及时解决职
工遇到的困难 ，极大的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 ，使
新区 电力局的各项工作步入正规化和管理科学
化。

为了把这个刚组建的 电力局创建成一流的
县级供电企业 ，电力局职工 冒着严寒酷暑 ，完善
了各种设备资料 。为了消除设备缺陷 ，又不影响
工、农业和居民的生活用 电 ，先后多次采取“零点
工程”，将光明留给人民 ，把天寒地冻的黑夜留给
自己 。有时 ，职工冒着风雪在杆上一干就是几个
小时，“老革命”董振西同志年逾五十 ，但他和年
轻职工一样 ，一直奋战在生产第一线 ；共产党 员
李光华为了新区的 电网建设 ，不分份内外工作 ，
冒雨装卸材料 ，直至累倒住院 。新区 电力局用 电
营销职工 ，面对电费回收困难的形势 ，不是简单
的拉闸断电 ，而是用他们的真诚感动用户 。所以 ，
在组建接卡的一个星期内 ，就完成了建局以来第
一个抄表 月 的任务 ，他们以对企业高度的责任
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健全了营业机制 ，做到
了经营规范化 。抓住电费回收的重点 ，发挥 “三
千”精神 ，力保“三率”完成。为了树立供电企业 良
好的形象 ，他们积极开展走千家万户 ，做光明使
者的优质服务活动 ，为客户解决实际具体问题 。
为了解决原线损高达 23%的棘手问题 ，他们冒着

酷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 的营业普查 ，降损堵漏 ，
不仅受到了用户的好评 ，更使电力局的增供扩销
取得显著成效 。

新区电力局在局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在地方
政府的支持下 ，经过全局职工的奋力拼搏 ，新市
区的 电网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 ，满足了新区建设
及入区单位的 用 电需求。10KV配网线路比上年
净增 12.04KM，0.4KV配 网 线路 比 上 年 净增
2.6KM，日 电量由 五 月 份的 2.2万 KWH增至年
底8万 KWH。网架建设形成了纵向 以铁诺路为
干线的长虹路 、东环南段三条主支线 ，横向 以华
原东道为干线的咸丰路 、正阳东路 、金谟路四条
主支线 。新区 Ⅱ线路 99年 9月 投入运行 ，为新区
电网输入了第二主供电源 ，保证了新区的城市建
设用 电 。经过全局职工的努力 ，新区 电 力局在建
局仅 8个 月 完成售 电量 800万 KWH，完成了上
级局下达的指标的 103.7%。线损率从原来 的
23%下降到 7%，减轻了用户的负担 ，为企业争得
了效益 ，真正做到了人民 电业为人民 。受到了铜
川市有关领导和铜川供电局的肯定和嘉奖 。

下篇
农网改造 ，争分夺秒 ，新区 电力局用 自 己汗水 ，体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的关怀。
正当新区城网建设如火如茶开展的时候 ，国

家“两改一同价”的春风又吹到铜川 ，这是造福子
孙后代的民心德政工程 ，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
人民的关怀 。但这项工程的贷款投资是有限的 。
这无疑又给新城区电 力局的工作紧处加楔 。面对
这个机遇和挑战 ，谭勇局长诚恳地说 ，如果我们
失去了这次难得的机遇 ，就是对铜川市人民的罪
过，也是电力工作人 员的失职 ，我们要百分之百
的努力 ，完成新区的农网改造任务 。要搞好农网
改造 ，科学规划是龙头 ，他们对辖内 28个行政村
农网进行了扎实细致的摸底工作 ，对改造方案进
行了反复研讨 、论证 ，逐村进行勘测设计 。全区共
计改造 10KV线路 18KM，新增配变 3850kla/60
台，改 造 配 变 3600KVA/35台 、0.4KV线 路
90KM，0.22KV线路 215KM，安装表箱 3700个 ，
单相电能表 1025块。为了节约资金 ，他们没有对
外承包工程 ，而是自 己组建了 “铜川新区电 力局
电力安装工程处”，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施工队
伍，开展农网改造工作 。为了工程顺利进行 ，局领
导积极主动向 当地政府汇报 ，得到了各级政府的
大力支持 。新区管委会 、下高埝 乡 政府先后两次
下文件安排农网改造建设工程 ，并多次召开 乡 村
组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安排 ，协同施工队伍解决农
网改造中 出现的问题 ，局长亲 自 坐镇 ，副局长分
管施工 。由 于农网改造工程时间晚于其它兄弟单

位，所以要使工程建设任务提前完成 ，必须争分
夺秒地加快施工。在全国人民都在享受双休 日
的温馨时 ，新区电力局取消了周六 、周 日 的休息 ，
全局上 、下积极奋战在农网改造的工地上 。

全体施工人员发扬了不怕苦 、不怕累 、战严
寒、斗酷暑的拼搏精神 ，都在为农网改造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施工二队队长刘和平 ，经常深入工

地，麦熟了都顾不上收割。施工班负责人张民堂
在施工中处处带头 ，自 己家的事都顾不上处理 。
在他们这些干部的带领下 ，各村的电工都是白天
战斗在施工现场 ，夜晚回家抄表收电费、检查三
夏的安全用 电。电工冯万生 ，自 己带病坚持在施
工工地 ，起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中
春村局领导和生技股 、农电股的职工同施工人员
一起奋战到深夜 ，提前完成了改造任务 ，得到了
群众的好评……

在新区 电 力局的领导下 ，经过全体职工的
努力 ，现 已 完 成 了 区 内 行政村 的 改 造 任 务
90%以上 ，完成总投 资的近 90%，将在年底完
成全部的改造装箱任务 。这些骄人的成绩是怎
样干 出来的 ，谭勇局长向记者说：“这都是各级
政府对城网建设 、农网改造的大 力 支持 ；是铜
川供 电局 、省公司领导对农网改造工作的正确
领导和支持 ；更重要的是有一批象董振西那样
敬业奉献的 电 力职工。”面对西部大开 发的历史
机遇 ，新区 电 力 局局长谭勇 同志表示 ：虽然身
在石棉瓦棚 ，但我们仍要 力争创建县级一流的
供电企业 ，为铜川新市区的建设事业奉献 电 力
企业的光和热 ，要让 “新电人”的心血 ，将铜川
新城妆扮得更加美丽 、鲜明 。

（ 刘冰）


